
        
            
                
            
        

    
張麗華青溪受斬







作者：瞳



《冰戀書櫃》



溪水青如翡翠，白衣卻如雪。



慣穿的錦繡宮袍和用金絲編織的褻衣早已卸去，現在身上是受刑人的囚服。



「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娶麗華。乃命斬之。」



青溪之畔將是我斷頭之地，想到自已將屍棄中橋示眾，感到的卻不是恐懼，而是像受刑人不是自己，而是看到一罪有應得者的下場。



當然，那人是我，我是罪人，當斬。



面對即將來臨的羞辱竟令我暗自覺得一陣難言的亢奮。



我這七尺光可鑑人的長髮在梟首之時迎風飄蕩應是如何光景？



我的胭脂都擦到了那景陽宮古井口上了，往日雲裳羽衣脫下了，雪白的囚衣在緊縛我身體的繩索下更把我的玲瓏身段浮突了出來。



白衣下是僅能遮掩部份酥胸的火紅肚兜，中央部份白底黑字書上了「犯」的大字。



本來，身為貴妃，褻衣非金則銀，但今天我已不再是貴妃，而是禍國殃民的犯婦。



「犯婦」……被高熲這樣稱呼時竟有一種難言的快感。當然，他已是白髮蒼蒼，我不會對他有遐想。可是從「娘娘」淪為待斬的犯婦卻得到奇怪的釋懷。



我是卑賤的犯婦。我本來就是出身卑賤。自小在秦淮。十歲時選入宮廷，最後是貴妃，再以一犯婦身份伏誅。



背上插了的火籤上書的是：立斬妖姬張麗華乙名。



犯婦，妖姬，斬！



幸而他們沒有發覺我白色長褲大腿內側已濕濡得一塌糊塗。



「太好了！」一會兒鬼頭大刀劈下，我的人頭將帶著長髮飛離我的胴體，然後被人懸掛在長竿之端示眾。



其實城破之時，我已想到殉國。只是叔寶不肯才會在那井被佞此奚落。今天我終於如願以償。



我望向將和我一起被斬的孔貴嬪。她已嚇得花容失色，想起我們和叔寶曾三人共枕，我和她也曾假鳳虛鸞，今日雙雙被斬，是緣？是孽？



我和她都該殺！



紅顏多禍水。雖然，大陳之亡，不能全怪都我們二人頭上。君不似人君，臣不像臣子，昏佞滿朝，醉生夢死，國不亡，天理難存。



叔寶應仍有一段很長的快活日子。當他知道我被斬後，會否哀慟欲絕？抑是舊去新來，風流如昔？



不過，也沒有關係了，一會兒，血濺刀頭，風流雲散。



他怎樣的無情，我們也再不會知道。





終於到了。



來看我們受刑的人不太多。我心裡暗嘆可惜：我倒是希望在更多人眼底受辱伏法。如此如胴體與頭顱，太少觀看的人也就浪費了。



他們先把反縛我們雙腕的繩案解開，為的是要脫去我們的囚衣：我們將穿著胸抹受刑。



囚衣卸下，酥胸半露，在眾人的讚嘆聲中，我們的雙腕再度被緊縛。監斬官下令宣讀我們的罪名與處刑。



「…梟首示眾，棄屍中橋…」



「啊…」孔美人哀號一聲，我卻欣然接受。



「姐姐…為什麼他們要殺我們？」她絕望的眼神望向我。



「不殺我們，誰去承擔禍國之罪？又如何顯示他們伐罪弔民？」



「可是，我不服…我也不想死啊。」



「妹妹，伸縮也是一刀。不要讓他們少看我等。」我道。



「先拿張姓的開刀吧！」監斬官說。



「大人，請先斬妹妹，再斬犯婦。」我嚷道。



「什麼，姐姐妳…」她以驚愕的目光望向我。



「妹妹誤會了。我豈貪生多一丁會。妹妹看到了我先妳受斬的情景更會不安。妹妹就先上路，姐姐隨後就到。」



她終於明白，點點頭。



半裸上身的劊子手把她身軀按低，拔了斬簽拋到地上。



只見身穿同樣火紅胸抹的孔貴嬪嬌蘭氣喘，胸口大幅起伏。



劊子手手起刀落，那顆美麗人頭就帶著腥紅的尾巴飛了出去。



失了頭顱的屍身猛然挺起，斷頸處噴出血柱，我聞到一股騷味，妹妹似是失禁了。



人頭被撿起，經監斬官驗明後扯上了梟木之端。



這時屍身已往前仆倒。行刑者先割開繩索，再補一腳把屍身踢翻，扯下她的火紅胸抹，讓那仍在顫抖的乳房裸著。



我的心悸動著：那是我和叔寶都曾撫吻過的乳房啊！



突然，我有在死前讓他們看我的乳房的衝動。我望向正一步一步向我走過來的，滿身橫肉的劊子手。



「如果能被他這身體壓在下方會是怎樣的感覺？」我胡思亂想起來。



叔寶雖然是皇帝，但對我寵愛有加，千依百順。



他並不知道潛藏在我內心深處的慾望：被一個面目可憎的男子粗暴城佔有，用我的陰戶和身體去承受他的精液，再被他狠狠的打一回，甚至被他殺死…



也許，我如留在秦淮，就是我的宿命：裸體的被殺在床上，任進來的人觀賞，嘲笑…



他拔了我的火籤了，下一步就會把我的頭按低，然後「嚓哈」一聲，我的人頭就永遠和我的身體分離。



不！我不希望這樣。我不要一生只當典雅的貴妃，我希望死前最少能回到我的本性：一個人盡可夫的淫娃。



我拗腰向後，挺起了胸脯。他馬上就明白我的心意，飛快地把我的胸抹摘了下來。



我的乳房彈跳出來了，嶺上雙梅微顫，好像正等待他的採摘。我知道如不是礙於皇法，他肯定會把我當場污辱了…



那，就足夠了。在目光一瞬相交中，我和他的情慾電光火石般碰撞了一下。我慘然一笑，俯身向下，他就在遮掩中把手背輕輕的揩了我右方的乳頭…



「啊…太感謝你了，把我殺頭吧…」我暗道。



他把我的長髮披到前方，我的背肌完全暴露在他的目光下…



「�！」他大喝一聲。



我的後頸一下劇痛，接著天旋地轉；我知道自己已被斬首了，人頭正在空中打轉。從半空我可以看到自己無頭裸屍臀部坐落在自己的足踝上，斷頸前方一片腥紅。



我在妹妹人頭旁被梟首了，雖已不能發聲，卻和剛死去不久的妹妹可以思想互通。



「姐姐，我們死得很慘…他們正拖我們的無頭屍身到橋的中央示眾。…」



我當然看見：我和妹妹的屍體交疊著仰臥中橋，身上所有的衣物斬被剝淨了。



原本是一雙傾國佳人，現在卻成了一對裸體的艷屍…



天空上突然多了不少烏鴉，大約在等候牠們的盛宴開始吧。



大陳貴妃張麗華，孔貴嬪青溪伏誅…



「妹妹，我們走吧。」輕飄飄的魂精靈望向梟木上的人頭和留在橋上的肉體。



它們都只不過是臭皮囊。



我和妹妹相對而笑，拾步向奈何橋方向走去……



(完)


















張麗華最後的反思







作者：瞳



《冰戀書櫃》



我是該死的。



即使在降罪令下達前，我已決定一死。只有我的死才能洗去我的罪。



不！我可能錯了。我的罪是洗不了的。



他們會把我釘在恥辱柱上，讓千秋萬世以我為鑑，說是另一婦人干政導致國破家亡的例子。



究竟我作了什麼，或沒幹什麼根本毫無關係。男人執掌史筆，口誅筆伐是他們拿手的事。對我來說，他們未動筆我已知道自己會背負後世的罵名了。





然後，判罪令來了。我，張麗華，南方陳朝的貴妃，將會在清晨被押刑青溪斬首示眾，棄屍中橋。



青溪，多麼的諷刺？青溪位於秦淮，而我正是在秦淮出身。



我想：如果我十歲時沒有被選入宮廷，而留在秦淮的煙花地，我今天也定會成為一代花魁。



我知道自己具傾國之容，他們甚至稱我為南朝第一美女。即使今日，秦淮河畔的酒館秦樓仍有歌人詠唱我的美貌與那七尺光可鑑人的長髮。



我有足以通曉琴棋詩畫，絲竹管絃歌舞的才智，區區花魁，易如牛掌。





我過目不忘，多年來替叔寶處理政事毋有遺策。也許正因如此，他們才會把我變成眾矢之的。



自古以來，婦人參政都不為人所接受。參政者理事之能越強，受排斥則越甚。大陳亡國之罪又怎會不落在我的肩上？





但罪只在我一人？六朝以來，哪一代有北伐中原之心？



從不！南朝偏安早已成例。紙醉金迷，醉生夢死，在中原群雄爭伐中但求旦夕之安。



一旦北方底定，揮師南征，南朝每每只得倉惶應戰。



百年前苻堅南下，晉軍僥倖敗之於淝水。南人額手以賀，跟著又回到風花雪月，與不斷篡弒的勾當中。



劉宋，兩蕭不過曇花一夢，來到了我們大陳，疆土狹小，軍旅羸弱。只有等待衰亡的份兒。



五十年來家國，不堪回首。北地楊氏虎視下我們但求此生平安，北師不發，誰又慮及後世？





隋軍卻來了。



古來征戰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可沒有如我大陳之土崩瓦解。



隋軍所至，我軍望風而逃。建康守軍更不戰而降。我的夫婿，大陳皇肯陳叔寶更荒唐到在北師入城時，要我和孔貴嬪與他一起躲入井中！



我寧願當時在那裡了結殘生。即使隋軍下石把我等壓成肉泥也勝於受當日之辱。



身為貴妃而被敵人自井中而出成為俘虜是千古大辱。



我非委過於人，我罪難卸。



身為貴妃而用人唯親，媚惑君王以謀國母之位，以我兒易儲，邀寵而讓叔寶為我與孔貴嬪耗盡國庫大建宮室，後庭花萎靡之音充塞；



甚至敵人兵臨城下，仍讓叔寶宣召負責防務蕭老將軍之妻入侍與我等三人共枕這樣荒唐的事，我難辭其咎。



我是應該死的。



宣判中，高熲說我如妲己，不可不誅。



雖身為元帥的晉王楊廣下令留我，高熲拒令而堅持「必斬麗華」。



晉王楊廣仍在百里之外。高熲是擔心我的美貌足以亂其性。



其實我當感謝高熲，以大陳貴妃入侍楊廣，我寧願身首異處。我非賢婦，卻仍懂以何為恥。



他們終於來了。



我的侍女替我卸下錦繡宮袍，換上服刑的素白單衣。然後，她們拔去了以明珠玳瑁製成的頭飾，讓我那光可鑑人的長髮垂下。



「娘娘是否有話交代？」負責押送我前往刑場的校尉對我仍待之以大陳貴妃之禮。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絲絲的愛慕。



我微微一笑，避開了他的目光。我當然想再見深兒一面，但此乃妄想，而我亦不希望深兒會永把並生母赴刑前一幕成蝕骨之痛。



深兒聰慧，如上天見憐，他應可保存至天壽。



「妾死後請葬妾於秦淮，妾本微賤，不應伴葬君主之側。」



那校尉先是一愕，然後慢慢點頭，道：「當告之高將軍。」



時辰已到。



一生已到盡頭，回首前塵如夢。始於秦淮風塵，終於大陳貴妃，與后冠只差一步，而今日更受刀斧之刑。



侍女皆泣。我反而要逐一安慰。她們隨我多年，忠心耿耿。而我待彼等亦不薄，教之以曲，習之以舞，企一日可為她們找個好歸宿。



在踏出囚禁所雞鳴寺一刻，侍女皆跪送。



我一笑而出，不再回頭。身後歌聲響起，是我自編的曲目。



寺門距青溪刑場不遠。不需車馬。



徐行間，驀然醒覺二百載南朝終於在我腳下踏完了最後一步。把我處以斬刑，成了走出黑暗長廊最後的祭儀。



既來之，則安之。



(完)

cover_image.jpg





